
一个人的博物馆，一个人的民族梦

——访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项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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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2017-09-13翟文峰民族服饰博物馆民族服饰博物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人间，万物还是一片静谧，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响水龙

村的项廷强便开始了他一天的生活。他拿起扫帚开始打扫他的苗族文化传承馆，

这是一个个人办的博物馆，也是文山州乃至云南省首家私人博物馆，他说，这是

他一生的追求，这里是他的家。

进入传承馆正面图

是的，这里是他的家，项廷强原本只是文山州麻栗坡县的一名教师，退休以后他

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在过去二十年的准备过程中，他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这个他

所热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中。如今，他们全家都住在这所像四合院的博物馆

里边，而昨晚我们采风团队跟随项廷强一家去亲戚家过完火把节便也住在了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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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馆的培训宿舍，男女各一大间，我们住了一晚

项廷强的砚山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保护馆于 2015年 12月 19日落成并正式对外放，

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展示了苗族传统的生产生活、古籍祭祀、古典服饰和生

活体验等方面的各类传统物件器具 300余件。该馆成立一年多以来已经免费做了

七期培训，合计 300 人，涉及苗族礼仪、文化、乐器、舞蹈、苗药等方面，而所

有这些都由项廷强一个人进行教授，他说“要让人人看到苗族的文化，也要让他

们在这里学到一些苗族的知识”；所以，比起项馆长，我更愿意称呼其为项老师，

正如春秋战国的先贤们诗书礼乐易无所不通一样，关于苗族，经过多年的学习以

及走村窜巷的收购考查，他说起来亦是头头是道。他说自己并不懂很多东西，也

是一直在学习，但是“我看不惯我们的落后”；“因为我们苗族这些东西很落后的，

你进一些苗族人家，他不会打招呼的，也不打理一下，像我们响水龙村有人要开

饭馆，人来了怎么个摆碗他不知道，我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一个饭馆，会唱一首苗

族的歌，会接人待物，会一个苗族舞蹈这样”；“还有像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他们

也不知道，让他们学一下，平时动不动就吵架啊、打人啊，犯了法都不知道”。
是，他曾是一名教师，但仿佛除了教化自己的学生，教化自己的民族也成为他骨

血里的使命，所以他说这些的时候很自然，但语重心长，像极了一个恨铁不成钢

的家长。他说过，他做这个不是为赚钱来的，那些年，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疯子。

是啊，古往今来的敢为人先者，哪个没被不理解呢，“不成魔不成活”，还好他做

成了，所以他现在看起来有点坦然，我们聊得尽兴的时候，还一起神采奕奕地呼

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此时，他便笑的很天真。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项廷强（白苗）穿起父辈的衣服

“你们还没看我的教室吧 ，是多媒体教室，有音响设备，还可以做课件，一般现

在中小学没有的我这里都有”，项老师自豪地说。这只是一个山区的退休教师建

立的博物馆，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设，虽然他总说“只是我掌握的知识程度

低一点，我没去过什么地方，所以我就根据我的思考、我的设计来做”。不过，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设计很周全，这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苗族器具、衣物的呈现

室，更是一个活的传承馆。馆内的培训教室和宿舍、苗族民居生活体验室和苗膳

体验室，从建馆以来就通过培训、接待等形式不断地发挥着文化传承的功能，尽

管响水龙村目前还很闭塞；而这个传承，是项廷强自己给自己的使命，“我这个

文化传承馆，不仅仅说保留了我们苗族的这些文化，我也是要传承、要发展，那

么我就要不断地向大家做一些培训啊、各方面的这些来让我们大家能够进步、致

富”。他说，“一个人要想真正的适应社会，脱贫，你不仅仅说会赚一点钱，还要

懂法、学法、懂礼仪、懂经营，离不开不断的学习，像我们这样的年纪，不学习



很快都被社会淘汰”。所以，他要来做这个教化大众，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事业，

这是一个平凡的人的觉悟，但也是一个人的格局，这更是一个民族的骄傲。虽然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这些都没有哪个政府叫我做的，都是我自己要做的，

我是一个老师嘛”。

张朝兰（青苗）女士穿起清朝的一件白苗服饰

当被问及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没有”，他说。这么坚定的回答，我听得

很震惊，尤其他所做的事业不是一个个人的事业，而且周围没有人做过。“收东

西跑了多少地方了，没有资金的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想过放弃，

晚上睡不着觉了，醒了还在想这个问题，而且，走到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
最后着实是一句大实话，很多时候，成功的奥秘常常体现为“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交流中也会发现，他现在也会偶尔失落，比如现在每天守着这个传承馆，

有时也会重新思考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也比如现在又想做一个全国苗族的展示

他还没办法做，是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种忧患意识，也是苗族文化

继续传承和发展的动力。



在传承馆针对民族服饰进行专门的交流

我们的采访涵盖苗族传统生产生活，民族传统服饰支系差异和工艺以及苗寨服饰

现状等方面，很多交流采用非正式的形式，包括去亲戚家过火把节的车上，穿着

传统服饰的过程中，以及特定服饰具体制作工艺的交流中，甚至还有饭桌上。关

于服装的制作的工艺，明显项廷强的爱人张朝兰女士了解的比较多，她现在除了

协助传承馆日常的管理工作，闲暇时间还在织布、刺绣、制作苗族的服饰以及馆

内部分破损衣物的修饰，她一直用最淳朴的方式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张朝兰女士在演示织布，穿起所属支系的传统服饰

确实，项老师说的一些关于苗族礼仪的忧虑我们在一些苗寨里有同感，但是，当

你让苗族同胞的敞开心扉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是非常淳朴热情的。项老师说他曾

经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接待是省里带来的一批在美国的苗族人，参观结束以后，集

体哭了。是啊，当你漂泊多年返回故土，当物不是人亦非，却发现在一个陌生的

地方能找到记忆中家的一切，能不热泪盈眶？

关于传统文化，传统服饰，我们常常发出要抢救、要传承的呐喊，但是谁来抢救？

谁来传承？怎么抢救？怎么传承？这些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难题。暑期云南广

西一行的考察中，我们除了参观当地大的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之外，还走访

了相对偏远的少数民族寨子共 8 个，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陆孝宗一

家、到壮族农民企业家农文中、到生活在原始部落村还在用最传统方式生活的彝

族老妇一家、到旅游业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村落村民、以及现阶段那些努力脱贫致

富的少数民族家庭。对于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同胞，喊传承和保护的口号其实是

很苍白无力的，我们看着他们积极地改变自己适应社会，想办法融入社会主义的

大家庭脱贫致富，我们没理由要求他们捡起快要失传的手艺，去花时间精力去做

对他们生活水准的提升基本没有作用的传统服饰，继续保留并穿着传统服饰。即

使像陆孝宗老先生那样一直做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国家级传承人，也还经

常面临着资金拮据的问题，而项廷强这样在保护传承过程中找到出路的简直少之

又少。而且，社会是发展的，人的审美都在不断变化，现在村寨传统的东西已是

现代化后的传统，我们能做的更多地是记录、研究、整合，让民族服饰的文化美

学魅力永驻并成为继续创作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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